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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務
院
總
理
溫
家
寶
八
月
十
日
召
開
國
務
院
常
務
會
議
，
決
定
開
展
高
速
鐵

路
及
其
在
建
項
目
安
全
大
檢
查
，
適
當
降
低
新
建
高
速
鐵
路
運
營
初
期
的
速
度
，

對
擬
建
鐵
路
項
目
重
新
組
織
安
全
評
估
。

中
央
提
出
科
學
發
展
觀
已
經
好
多
年
了
，
媒
體
也
不
斷
進
行
宣
傳
及
報
道
。

各
級
官
員
在
報
告
或
講
話
中
，
凡
與
發
展
事
業
有
關
的
也
總
不
忘
用
上
科
學
發
展

觀
的
詞
語
。
不
少
人
只
把
科
學
發
展
觀
當
作
口
頭
禪
，
卻
沒
有
真
正
認
識
科
學
發

展
觀
的
本
質
，
也
就
談
不
上
把
握
、
研
究
、
實
踐
科
學
發
展
觀
。
如
﹁十
二
五
﹂

規
劃
中
對
我
國
的
經
濟
增
長
速
度
較
﹁十
一
五
﹂
放
慢
，
就
因
為
此
前
我
國
經
過

三
十
餘
年
的
經
濟
高
速
發
展
，
對
資
源
的
過
度
開
發
和
環
境
的
破
壞
污
染
等
問
題

需
要
解
決
；
同
時
除
了
為
今
後
的
建
設
留
下
從
容
的
發
展
空
間
外

，
更
主
要
是
出
於
對
民
生
問
題
即
提
高
城
鄉
居
民
幸
福
指
數
的
考

慮
。
這
就
充
分
體
現
了
科
學
發
展
觀
。

中
國
的
高
鐵
問
題
，
是
近
期
國
人
所
廣
泛
關
注
的
焦
點
，
也

為
國
際
社
會
所
矚
目
│
│
特
別
是
甬
溫
線
﹁七
．
二
三
﹂
動
車
追

尾
的
特
別
重
大
鐵
路
交
通
事
故
，
是
國
際
上
的
首
例
（
指
追
尾
）

。
從
至
今
已
反
映
出
來
的
問
題
看
：

一
是
高
鐵
的
﹁跨
越
式
發
展
﹂
。
本
來
，
根
據
科
學
發
展
觀

，
中
央
早
就
針
對
以
前
經
濟
發
展
中
的
問
題
，
多
次
強
調
了
轉
變

發
展
方
式
，
並
把
轉
變
發
展
方
式
作
為
﹁十
二
五
﹂
期
間
經
濟
工

作
的
重
中
之
重
。
但
鐵
道
部
在
原
部
長
劉
志

軍
（
二
○
○
三
年
至
二
○
一
一
年
二
月
在
任

）
的
統
領
下
，
卻
大
躍
進
似
地
建
設
高
鐵
，

調
整
原
先
制
定
的
規
劃
，
快
速
客
運
網
絡
總

規
模
調
整
為
五
萬
公
里
以
上
，
較
原
規
劃
增

加
二
萬
公
里
投
資
額
度
。
而
且
盲
目
追
求
建

設
速
度
，
如
京
滬
高
鐵
只
用
了
三
年
另
二
個

月
（
國
外
需
十
年
）
就
建
成
，
為
給
建
黨
九
十
周
年
獻
禮
，
特
趕

在
六
月
三
十
日
正
式
通
車
運
行
，
然
而
運
行
僅
十
一
天
之
後
，
就

各
種
故
障
頻
發
…
…

二
是
讓
高
鐵
﹁狂
奔
﹂
，
追
求
大
躍
進
似
的
﹁高
速
度
﹂
。

此
前
鐵
路
部
門
通
過
媒
體
在
宣
傳
中
稱
：
客
運
動
車
時
速
可
達
飛

機
的
一
半
，
是
高
速
汽
車
的
一
倍
以
上
，
即
時
速
達
三
百
至
三
百

五
十
公
里
，
最
高
可
達
三
百
八
十
公
里
。
發
展
高
鐵
固
然
是
為
了

提
高
鐵
路
運
行
速
度
，
從
而
提
高
鐵
路
運
輸
效
率
。
但
速
度
本
身

是
個
科
學
問
題
，
它
是
以
安
全
為
前
提
的
，
特
別
是
動
車
應
確
保
旅
客
生
命
安
全

；
而
﹁狂
奔
﹂
只
能
帶
來
﹁七
．
二
三
﹂
等
嚴
重
後
果
，
違
背
了
科
學
發
展
觀
。

從
目
前
已
經
查
明
的
事
實
看
，
高
鐵
不
僅
工
程
質
量
沒
有
充
分
保
證
，
而
且

設
備
科
技
問
題
多
多
，
管
理
、
員
工
素
質
都
未
跟
上
。
這
一
切
，
都
說
明
科
學
發

展
觀
並
沒
有
深
入
鐵
道
部
門
。

科
學
發
展
觀
歸
根
結
蒂
是
以
人
為
本
，
一
切
為
了
民
生
；
這
之
中
，
安
全
、

人
的
生
命
又
是
第
一
位
的
。
有
鑒
於
此
，
國
務
院
對
高
鐵
進
一
步
採
取
開
頭
所
說

三
項
重
要
措
施
，
十
二
日
又
宣
布
高
鐵
降
速
，
原
動
車
時
速
三
百
五
十
公
里
的
降

為
三
百
公
里
，
三
百
公
里
的
降
為
二
百
五
十
公
里
，
二
百
五
十
公
里
的
降
為
二
百

公
里
，
等
等
，
是
非
常
及
時
的
。

阿維尼翁 Avignon
，在今法國東南部沃克
呂茲省，羅納河東岸。
到過阿維尼翁的人，都
知道這裡有非常古樸的
城堡、環城的城牆和十

二世紀遺留下來的橫跨羅納河的橋樑。在
哥特式建築的廣場上，小宮殿和聖母院教
士的羅馬主教堂構成了一組特殊的紀念碑
，它們顯示了阿維尼翁在十四世紀基督教
化的歐洲所扮演的突出角色。

每一個天主教徒都知道他們的教都是
在梵蒂岡。但所有的教徒未必知道在法國
的南部羅納河畔還有一座教都，它就是阿
維尼翁。它的起源要追溯到十三世紀末，
由於羅馬政教各派別之間的激烈鬥爭，直
接威脅到教皇的安全。因此，在法王腓力
四世的支持和安排下，一三○九年，教皇
克雷芒五世決定從羅馬遷居到阿維尼翁。
由於教皇的遷居，教徒們就把阿維尼翁做
為朝拜的聖地。一三○九年至一三七七年
間，共有七位教皇在這裡居住。當年的設
計師把這座城堡式的宮殿就設計在城北的
高岩石山上，總面積一點五萬平方米，由
舊宮和新宮連接而成。新宮與舊宮風格迥
然不同。舊宮是一座羅曼式風格的建築，
他是由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在位時修建的
，這座建築留有本尼狄克的影子，因為他
是一個典型的苦行僧，因此，他主持修建
的舊宮樸實無華。新宮為克雷芒六世所建

，所建風格充分體現了這位 「教會王子」的風格，他揮霍
無度把新宮修建的富麗堂皇，同時他又酷愛藝術，把新宮
裝飾得就像一座藝術的殿堂。當年的主教官邸，現在叫小
宮博物館，收藏有中世紀的藝術品，當年教皇曾邀請了眾
多的意大利畫家，由於受到了意大利畫派和佛蘭芒藝術的
影響，形成了有名的阿維尼翁畫派，現在館中以意大利和
阿維尼翁畫派的宗教畫居多。

阿維尼翁還有一處是必須提上一筆的，就是羅納河上
的聖貝尼茲橋，法國民歌《在阿維尼翁橋上》的靈感就來
源於這座十二世紀所修建的二十二孔石橋，遺憾的是如今
只剩下四孔了。傳說在八百多年以前，十五歲的牧羊少年
貝內澤受到神靈啟示，決定在羅納河上建一座橋。他獨自
將一塊十幾個人都抬不動的巨石搬到河邊，確定了建橋的
位置。當地民眾在他的率領下，歷時八年，終於將大橋建
成。在很長的時間裡，這座橋是羅納河下游唯一的橋，通
過它往來於西班牙與意大利之間的朝聖者及商務人士無不
感到欣喜。不過，大橋建成後曾多次被洪水沖垮，又多次
重修，直到十七世紀，人們決定放棄這種努力。如今的貝
內澤橋是一座僅餘四個拱孔的斷橋。站在羅納河中的斷橋
上舉目四望，更能體會古城的滄桑，斷橋也成了阿維尼翁
的一處勝景。

現在，在法語國家廣為流傳的民謠 「我們在阿維尼翁
橋上跳舞」指的就是這座橋。於是，阿維尼翁橋成了很多
痴男怨女約會的地點。這被大水沖斷的橋，更具有一種殘
缺美，更讓許多人所痴迷。當走到斷橋邊，看着落日下的
斷橋，它沒有那麼破敗，更不是像長城那樣殘垣斷壁。阿
維尼翁斷橋被完整的保存着，彷彿是為了完整保存橋上的
記憶。橋邊長滿了薰衣草，而紫色的草尖輕撫着古老的斷
橋。彷彿看到了勞作一天的青年人們聚會在斷橋上，大家
圍着圓圈，唱着《我們在阿維尼翁橋上》。

呵！浪漫的法國，連一座斷裂的橋都那麼浪漫。

電
子
時
代
，
科
技
比
愛
情
更
加
無
孔
不
入
地
滲
透
生
活
每

個
細
胞
。
沒
有
愛
情
尚
能
若
無
其
事
地
活
下
去
，
然
而
如
若
離

開
了
電
腦
、
手
機
、
電
視
以
及
由
它
們
衍
生
出
來
一
系
列
越
來

越
細
分
化
的
產
物
，
生
活
與
工
作
無
疑
將
面
臨
癱
瘓
狀
態
。

各
種
機
器
已
經
不
知
不
覺
移
花
接
木
，
儼
然
升
級
成
了
生

活
的
主
角
，
隨
時
隨
地
控
制
着
我
們
的
注
意
力
。
在
家
看
電
視

、
在
單
位
看
電
腦
、
在
路
上
看
手
機
、
隨
時
戴
耳
機
…
…

日
新
月
異
的
科
技
產
品
層
出
不
窮
，
令
人
眼
花
繚
亂
昏
頭
昏
腦
掏
錢
之
際
，

也
掏
走
了
一
份
淡
定
清
明
的
心
情
。
再
難
遇
見
一
場
專
注
的
約
會
，
再
難
擁
有
大

段
安
靜
的
時
光
，
再
難
心
無
旁
騖
地
讀
完
一
本
詩
集
。

那
些
無
所
不
在
的
機
器
，
分
分
秒
秒
都
在
誘
惑
我
們
。Q

Q

、M
S N

、
短
信
、

微
博
，
在
機
器
裡
不
斷
閃
動
、
呼
喚
、
刷
新
。
沒
有
多
少
人
能
抵
擋
這
貌
似
微
不

足
道
的
碎
片
式
挑
逗
。
只
不
過
十
幾
分
鐘
，
上
個
洗
手
間
的
功
夫
就
能
來
段
個
人

生
活
報
道
、
就
能
瀏
覽
幾
個
減
肥
絕
招
星
座
物
語
、
就
能
跟
網
友
八
卦
幾
句
、
就

能
在
淘
寶
下
個
訂
單
…
…

有
些
事
情
沉
溺
其
中
是
無
法
看
見
真
相
的
。
生
活
需
要
時
常
跳
出
水
面
，
在

高
處
靜
靜
俯
瞰
一
下
。
不
看
不
要
緊
，
眼
睛
明
亮
的
人
會
發
現
水
裡
的
人
群
多
數

忠
誠
地
守
着
各
式
機
器
，
而
無
暇
抬
頭
曬
曬
陽
光
。
他
們
的
眼
晴
被
﹁綁
架
﹂
而

無
覺
察
，
再
亦
感
受
不
到
機
器
之
外
屬
於
自
然
那
恬
淡
恆
久
如
水
的
時
光
與
風

景
。

真
相
是
有
限
的
生
命
，
正
在
被
花
樣
繁
多
的
機
器
功
能
所
切
割
。
這
裡
一
點

，
那
裡
一
點
，
從
空
間
、
時
間
、
以
及
心
靈
與
頭
腦
各
個
層
面
進
行
分
割
。
生
活

變
得
支
離
破
碎
，
很
難
再
擁
有
一
塊
完
整
的
時
間
。
表
現
在
外
的
症
狀
就
是
，
這

個
人
多
少
有
點
精
神
分
裂
。

精
神
分
裂
是
友
人
老
媽
某
日
無
意
看
見
她
站
在
浴
室
刷
微
博
時
忍
無
可
忍
地

評
斷
。
因
為
當
時
她
已
脫
了
衣
服
，
光
着
身
子
，
放
手
機
時
慣
性
地
刷
了
下
微
博

想
隨
便
瞥
一
眼
的
，
誰
知
站
在
那
兒
瞥
了
二
十
分
鐘
。

當
你
正
與
戀
人
熱
烈
交
談
時
，
忽
然
他
的
手
機
響
了
，
談
話
被
打
斷
。
即
使

他
只
是
掃
了
一
眼
就
關
掉
手
機
。
但
愛
情
的
節
奏
已
經
亂
了
，
你
的
心
再
也
無
法

專
注
，
不
時
分
神
去
猜
打
電
話
的
到
底
是
誰
。

機
器
製
造
的
無
數
碎
片
遍
撒
各
個
角
落
，
因
為
微
小
我
們
並
不
在
意
。
但
許

多
重
要
的
事
情
，
包
括
生
命
本
身
，
正
是
被
些
碎
片
消
磨
殆
盡
的
。

近來，一些文章上時
常出現 「淺秋」二字，忽
然感覺這兩字用在現在的
天氣真是恰如其分。

白日，中午十分炎熱
還在，早晚，卻是涼風習

習清爽的怡人，綠色依然映照着生命的年輕，
生機盎然猶存，淺淺的秋意，擁有着淡淡的清
爽和涼意，清爽颯姿，通暢淋漓。

淺秋沒有深秋的枯萎，更沒有殘秋的凋零
，涼涼爽爽，淡淡清清，此時，遠足近行皆相

宜。淺淺的秋意，在微風中搖曳着誘人的姿色
，似乎在召喚着我們，三五成群結伴相邀，何
不出遊？淺秋下的夕陽，魅力無比，下午不到
六點，已經是熱氣盡消，涼風習習，陽光變成
了夕陽，現在，你可以久久的直視，不用擔心
灼傷，蛋黃般的潤澤，猶如一塊溫潤的美玉掛
在天空，忍不住想去捧在手上。

夕陽落在了城標那個大銅牛的邊落，在夕
陽的襯托下，平時不屑一顧的大牛，此時，竟
然是雄偉異常，我忍不住停下腳步，慢慢欣賞
起銅牛的偉岸，茁壯的銅牛充滿着雄厚的身軀

，一種力度和溫厚在夕陽的背景中煞是迷人。
淺秋的夜色，就像夢中的情人一樣可人，你需
要打開窗，拉開窗簾，讓風進來，安靜的夜色
，蟲聲此起彼伏，風兒吹拂着窗簾，輕撫着肌
膚。深夜你可以小蓋薄被，露着四肢，風兒吹
過，帶着清涼，如何不能進夢鄉‼恬淡的怡人
的醉意。清晨，我們不能錯過，淺秋的十分，
或許在清晨最能表達詩意，清爽中含着水氣，
不乾不燥，深吸一口，沁入到心脾的還有草香
，滋潤着身心。

淺秋十分恰當。

兒、媳們送給我夫妻金婚紀念的
禮物是參加旅行團遊澳洲和新西蘭，
我和老妻就懷着他們的孝心愉快地踏
上了大洋洲這塊美麗的土地。從上海
浦東機場出發坐新西蘭航空公司飛機
，不料起飛時間就晚了四小時，沒有
及時告知原因，乘客等得不耐煩了。

事後宣布是後艙門發生故障，真讓人有一種出師不利的擔
憂，好在後來一切都很順利。去程航線經大阪、關島，越
太平洋飛行九千三百公里之後抵奧克蘭，不出機場轉乘澳
洲航空公司飛機，三小時之後到布里斯班，由地陪導遊蔣
小姐接站，她已來澳六年多，買房落籍。

澳洲歷史不長，只有二百多年，有六個州二個領地。
據介紹，原為流放英國犯人之地，故有 「如無犯罪就無澳
洲」之說。總人口二千零二十萬，僅比上海人口多一點，
但佔地面積達六百八十多萬平方公里，不僅地廣人稀，土
地質量也不錯。國家實行聯邦制，各州有自己的法律。全
國有袋鼠六千萬隻，羊一點六億隻。國旗有國鳥鴯鶓。國
獸為袋鼠，是取其只有前進不會後退的精神，且與他們的
國歌 「向前進」也脗合。

布里斯班市建於一八五○年，是悉尼人滿為患之後向
南轉移時找到這裡定居的，人口一百八十萬（悉尼四百萬
），是昆士蘭省的省會，以長三百多公里的布里斯班河為
市名。此河與南太平洋海水連接，形成鹹淡湖，我們坐在
車上就能看到其鹹淡水交匯處的特殊顏色，略顯混濁。可
是導遊說，正因這裡河底有了泥，產生了一種名為 「泥蟹
」的著名特產，重達一、二公斤。昆士蘭有陽光之鄉、畜

牧之鄉、老人之鄉的美譽。陽光之鄉是指該省三百六十五
天中三百六十天有艷陽高照，紫外線很強。畜牧之鄉是因
全澳大畜牧場有十四個，其中十個在此省。而老人之鄉則
是該省對老人無戶籍管理的約束，誰都可以流動過來，享
受其較好的老人福利，所以此省是全澳老年人的樂土。

導遊在嬉笑中介紹澳國有三多：肥婆多，因為女性喜
吃黃油、高脂肪食物，拌粉絲也要用黃油，所以肥胖者居
多。酒鬼多，澳國工資較高，按周發放，錢寬裕了就少有
積蓄習慣，房屋貸款甚至罰款都可分期付款，養成了有錢
就喝酒去，一醉方休，無憂無慮。蒼蠅多，甚至說到了盛
夏不敢張嘴大笑，不然蒼蠅會飛到嘴裡，悉尼、墨爾本等
現代化城市也不例外。後 「兩多」其實我們無此體會，也
可能是導遊添加了 「噱頭」。但女性肥胖者確實到處看到
，與中國女性形成鮮明對比。

澳洲盛產羊毛且以細著名，加工質量也高，特別適合
織服裝，既輕軟又保暖。據說新西蘭的羊毛稍粗，更適合
做地毯。羊和袋鼠都是澳國的國寶，又皆為食草動物，有
時會發生爭草的矛盾，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則按法律規定應
優先保證羊群的生存，因此澳國有 「騎在羊背上的國家」
之稱。但是如果必須殺袋鼠，只射殺公鼠，以保留母鼠延
續繁殖。小袋鼠未足月只有分幣大小，吸母鼠的左乳，長
大了吸右乳。母鼠會抱着一隻又懷着一隻，所以一般不允
許殺害母鼠。袋鼠肉也是上等食品，據介紹是唯一不含膽
固醇的動物肉。

布里斯班市街道的取名很特別，南北向的路名以女性
名人命名，東西向的改用男性名人之名。其市政廳原址作
為一九四○年二萬人口時的標誌性建築而保留，另建新的

以九十八米高的鐘樓為主體。由於土地資源豐富，澳洲少
有高樓大廈。

布里斯班曾在一九八八年舉辦過世博會，以畜牧業與
科技發展為主題。如今在帶狀狹長的南岸公園中保留着一
幢尼泊爾會館。這是尼泊爾當時參展的全用木結構拼裝而
成的佛教建築，有大量佛像、佛教故事包括歡喜佛的木刻
和雕塑。按世博會規則展後不能保留建築，但對此尼泊爾
建築因展後一對老夫妻以三萬元購買再捐贈國家而得以存
世。這種做法我想對上海世博會應該也有啟迪的。該公園
有條幾百米長的花廊，以各種象鼻形狀構思造就花壇、花
柱、燈柱，造型新穎別致，具有豐富想像力。

離布里斯班後，沿南太平洋高速公路赴黃金海岸。這
條公路繞澳洲沿海岸而行長達二萬公里，堪稱世界高速公
路之最，沿途不設收費站。行駛八十公里很快抵達黃金海
岸。黃金海岸不產黃金，以其金黃色細砂的海灘非常適合
休閒、游泳而聞名，旅遊團的參觀也只到海灘一遊。南太
平洋的暖流與金色海灘催生了這一旅遊熱點。但是我們因
行程所限沒有泡泡海水的機會。市區有中國城匯集多家中
餐館，我們就餐之後即去郊外的天堂農莊參觀。

天堂農莊集動物飼養園、旅遊景點、畜牧場於一體。
我們近距離地目睹了鴯鶓、袋鼠、考拉、駝羊等澳洲特有
動物。鴯鶓，我第一次聽到這鳥名，原來牠像駝鳥又非駝
鳥，主要區別在於孵蛋不同，駝鳥是公母輪流孵，而鴯鶓
由公鳥孵，長達六十天。再是足趾不同，駝鳥足是四趾，
鴯鶓足卻是三趾。

此外鴯鶓毛比駝鳥毛粗細有別。這些如沒有飼養人員
介紹，我們遊客不會也不去注意區分的。考拉只吃桉樹葉
為生，食物熱量很低，所以牠爬在樹上不大動的，一天要
睡十九小時，故又名懶猴。駝羊，毛特細，產量少，極名
貴，有 「流動的黃金」之譽。其肉、骨都不能吃。在農莊
還饒有興趣地看到了剪羊毛表演、牧羊犬表演等難得一見
的項目，頗有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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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時
代
的
悲
哀

雲
翦
愁

阿
維
尼
翁
小
鎮

王

鵬

金婚遊澳洲 蘇永祁

淺
秋

書

墨

「騎士」光臨 馮 進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今
年
七
月
美
國
中
部
大
熱
，
到
了
拉
格
布
拉
開
幕
前
的
周
末
，
下
了
一
陣
雨
，
高

溫
天
氣
有
所
緩
和
。
周
二
看
到
報
道
，
說
開
場
已
有
超
過
二
萬
二
千
名
車
手
參
加
，
還

不
算
那
些
跟
車
的
親
朋
好
友
。
為
什
麼
這
次
人
數
特
多
？
原
來
，
美
國
自
行
車
第
一
人

、
癌
症
倖
存
者
藍
斯
阿
姆
斯
特
朗
（L an ce

A
r m

s tro ng

）
也
要
參
加
車
程
的
一
段
，
為

抗
癌
基
金
會
捐
款
。

居
民
只
有
九
千
的
小
鎮
，
突
然
有
這
麼
多
﹁騎
士
﹂
蒞
臨
不
知
會
是
什
麼
光
景
？

為
了
保
障
車
手
的
安
全
，
周
三
開
始
，
市
中
心
就
擺
好
了
橘
紅
的
塑
料
錐
，
示
意
此
路

不
通
，
讓
開
車
人
繞
道
而
行
。
街
邊
增
加
了
不
少
可
移
動
的
臨
時
塑
料
公
廁
。
許
多
公

園
、
停
車
場
臨
時
徵
用
為
停
車
、
露
營
的
集
散
地
。
大
學
的
很
多
車
位
只
對
來
客
開
放

了
。
周
四
從
早
到
晚
都
有
學
校
工
作
人
員
在
路
邊
擺
攤
，
給
訪
客
提
供
信
息
。
學
校
還

開
放
體
育
館
讓
人
淋
浴
休
息
等
。
教
堂
、
大
學
和
鎮
上
的
餐
飲
行
業
也
眾
志
成
城
，
招

募
人
手
準
備
食
品
供
應
，
力
求
展
示
最
佳
形
象
。

小
鎮
圖
書
館
特
地
延
長
了
開
放
時
間
，
周
四
八
點
開
門
，
晚
上
九

點
才
閉
館
。
周
四
早
上
我
去
光
顧
，
發
現
他
們
不
但
在
櫥
窗
裡
展
示
一

輛
木
製
自
行
車
的
模
型
，
而
且
還
出
版
了
一
本
小
冊
子
，
為
外
來
的

﹁騎
士
﹂
介
紹
本
地
情
況
。
除
了
他
們
最
關
心
的
交
通
圖
，
標
誌
車
行

路
線
、
廁
所
、
餐
館
、
露
營
地
等
基
本
信
息
，
還
有
不
少
介
紹
娛
樂
、

﹁血
拚
﹂
、
文
化
活
動
的
內
容
，
譬
如
歷
史
博
物
館
，
大
學
畫
廊
，
特

色
建
築
，
以
及
音
樂
表
演
、
裝
飾
自
行
車
、
彩
繪
臉
譜
、
臨
時
刺
青
等

活
動
，
更
有
全
國
衛
隊
（na tio na l

g ua rd s

）
演
示
，
農
夫
市
場
，
晚

上
七
點
的
卡
拉O

K

。
一
言
以
蔽
之
：
﹁注
意
安
全
，
盡
情
享
受
，
下

次
再
來
！
﹂

周
四
早
晨
五
六
點
，
各
色
車
輛
陸
續
到
來
，
大
小
款
式
各
異
，
懸

掛
各
州
車
牌
。
除
了
車
身
上
彩
繪
隊
名
的
威
風
凜
凜
的
大
巴
，
還
有
中

巴
、
房
車
、
卡
車
、
商
務
車
、
小
轎
車
，
有
的
還

在
車
頂
或
者
車
後
夾
帶
幾
輛
山
地
自
行
車
。
傍
晚

時
分
，
學
校
、
街
心
公
園
、
高
爾
夫
球
場
、
甚
至

鄰
家
的
草
坪
上
到
處
都
是
五
光
十
色
的
小
帳
篷
，

一
個
挨
一
個
，
彷
彿
雨
後
突
然
冒
出
來
的
蘑
菇
圈

。
車
手
和
家
屬
張
起
摺
疊
椅
，
搭
好
小
餐
桌
，
在

暮
色
中
吃
飯
喝
水
，
自
得
其
樂
。
還
有
人
在
大
樹

間
拉
起
繩
索
，
晾
曬
自
己
的
衣
物
和
被
褥
，
儼
然
吉
卜
賽
人
的
營
地
。

這
裡
是
夫
妻
倆
騎
着
雙
人
自
行
車
悠
悠
掠
過
，
那
邊
又
有
幾
個
年
輕
人

在
車
頂
上
隨
着
音
樂
扭
動
身
體
，
空
氣
中
還
隱
約
飄
來
燒
烤
的
芳
香
，

一
派
狂
歡
節
的
氣
氛
。
周
五
早
上
不
到
六
點
，
﹁騎
士
﹂
們
睡
眼
惺
忪

地
在
大
學
設
立
的
臨
時
水
龍
頭
邊
梳
洗
、
喝
水
、
吃
早
飯
，
還
有
人
在

打
點
行
李
、
加
飲
用
水
。
七
點
不
到
，
自
行
車
手
魚
貫
而
出
，
繼
續
東

行
。
他
們
一
律
短
打
，
上
身
是
色
彩
鮮
明
、
印
着
本
隊
名
字
和
標
誌
的

T
恤
衫
，
下
身
是
短
褲
，
頭
戴
保
護
頭
盔
，
踏
上
了
最
後
兩
天
的
自
行

車
之
旅
。

小
鎮
本
次
招
待
了
超
過
二
萬
五
千
名
來
訪
者
，
忙
亂
中
自
有
秩
序

。
客
人
在
標
誌
可
以
露
營
的
公
共
場
所
才
歇
下
，
私
人
的
草
坪
也
是
預

定
說
好
的
。
沒
有
人
隨
便
亂
停
車
，
晚
上
也
沒
人
大
肆
喧
嘩
，
擾
人
清
靜
。
第
二
天
離

開
時
，
除
了
偶
爾
在
街
邊
放
一
個
垃
圾
袋
，
沒
有
人
隨
手
亂
扔
垃
圾
。
乘
興
而
來
，
盡

興
而
去
，
盡
可
能
不
干
擾
當
地
人
的
生
活
，
﹁騎
士
﹂
們
素
質
很
高
。

旅
行
大
約
是
美
國
人
世
代
相
傳
的
﹁民
族
基
因
﹂
。
﹁垮
掉
的
一
代
﹂
（T

h e
B eat

G
e n e rat i o n

）
的
代
表
作
，
傑
克
凱
若
克
（Jac k

K
e ro ua c

）
的
《
在
路
上
》
中
描

述
年
輕
人
自
駕
遊
歷
，
不
知
聳
動
了
多
少
美
國
人
的
心
思
，
不
知
成
就
了
多
少
文
學
典

故
。
美
國
歷
史
上
更
早
還
有
白
人
駕
着
馬
車
，
拖
家
帶
口
一
路
西
行
，
去
尋
找
自
己
的

土
地
和
財
富
。
我
們
學
校
的
運
動
隊
叫
﹁開
拓
者
﹂
（Pi o ne e rs

）
，
就
是
為
了
紀
念

小
鎮
創
始
人
響
應
﹁到
西
部
去
﹂
（
﹁Go

w
e st !

﹂
）
的
號
召
，
來
此
安
家
立
業
的
故

事
。
美
國
人
堅
信
人
人
都
能
﹁向
上
爬
﹂
（u p w

ard
m

ob i li t y

）
，
行
動
就
象
徵
自
由

、
機
會
。
拉
格
布
拉
也
可
以
算
是
這
種
民
族
信
仰
的
間
接
表
現
吧
。
再
加
上
近
年
來
提

倡
健
康
生
活
，
自
行
車
被
視
為
體
育
運
動
、
環
境
保
護
的
重
要
工
具
。
自
行
車
旅
行
方

興
未
艾
，
自
是
順
理
成
章
了
。

（
下
）

法
國
著
名
的
阿
維
尼
翁
橋

王

鵬
攝

「八月桂花遍地開，桂花開放幸福來」，客家人一
直視桂花為吉祥美好之物。蒼莽的萬山叢中，有着客家
人的小橋流水人家。在門前屋後，在深山幽谷中，在潺
潺溪畔，在崢崢瀑側，一株株，一片片的桂樹，或亭亭
玉立，或婆娑弄姿，在煙霧繚繞中，染綠了山鄉，使村
落更清逸，使幽谷更高邈，使溪瀑更陰涼。因為山高林

密，客鄉早早就進入了涼爽的秋天。早晚冷涼、白天燠熱的天氣既有利於桂
樹積累營養，也促使雨露的形成，桂樹開花隨之加速，客家話叫做 「桂花蒸
」。

中秋後，天氣突然熱起來，竟像夏季一樣，萬株桂花一經蒸郁，就爛爛
漫漫地盛開了。黃艷艷的桂花掩映在翠綠的樹葉下，一團團、一簇簇，米粒
般的小花骨朵兒，細密地在茂盛的綠葉間怒放，散發出陳陳濃烈、芬芳的甜
香味，香氣撲鼻，沁人肺腑，令人倍感明目清心，精神煥發。朦朧的月夜，
輕柔的山嵐徐來，甜絲絲的空氣伴隨颯颯花落的聲音，別有一番韻味。花開
時節，整個客鄉瀰漫在一片馥郁的香氣中，那芳香飄蕩在心間，飄蕩到遙遠
的天邊。 「桂子花開，十里飄香。」的確，浸潤在這芳香的世界，怎能不讓
人更深一層地領會到這句話的含意？那碧綠的葉，那繽紛的花，那漫山遍野
的金黃，那洶湧澎湃的芬芳，陶醉了鄉親，客家人總覺得自己是生活在溫馨
芬芳的搖籃裡，心裡充滿了無限的快慰。

桂花可以觀賞，可以聞香，還可以吃。桂花也像桃梅李果，也有收成。
在金桂飄香的季節裡，客家人擔心兩樣東西：第一是快要收成的稻穀，第二
就是將收成的桂花。桂花成熟時，就應當 「搖」，搖下來的桂花，朵朵完整
、新鮮，如任它開過謝落在泥土裡，尤其是被風吹雨打後，濕漉漉的，香味
就散了。當滾滾烏雲從高高的南山後面爬上來，陰雲密布，雲腳長毛，暴風
雨就要來了。全村人就要提前搖桂花了，這下，小孩子們可樂了。蹦蹦跳跳
地跟在大人後面來幫忙，七手八腳地在桂花樹下鋪好篾笪，大人用帶彎勾竹
竿，樂呵呵地輕搖桂枝，孩子們猴子般嘻嘻哈哈雙手甚至雙腳抱住桂花樹，
使勁地搖，桂花飄零如雨，紛紛飛灑，簌簌落下，黃燦燦地落得大人小孩滿
頭滿身。孩子們嚷嚷起來： 「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

桂花做的食品，樸實、馨香、細膩，最重要的是在這些食物中沉澱着一
縷純純的鄉野味兒。這縷味兒中糅合着客鄉山林中的金桂，田野間的稻米香
，還有後山上清醇的泉水，這縷味兒讓游子魂牽夢縈。

客家八月桂花香
賴 晨


